
    第 100 期 2019年4月

1

菩薩藏

索取菩薩藏方法

如欲索取菩薩藏，可用以下方式:

1.往各佛哲書舍索取

2.請留下郵寄地址及姓名，待寄上

3.請留下電郵地址，待email上

buddhisattva@buddhist-bookshop.com

       東涌淪陷  提舍

 

    突然間，新聞傳來，東涌淪陷，被大陸遊客攻陷，區內人來人往，皆是大陸遊客，食肆，

店舖，人頭湧湧，甚至商店門外，皆有坐立的人羣，一時間，寧靜的小鎮變得熱鬧無比，影響

當地居民的生活，之前已有上水淪陷、油尖旺淪陷；跟著而來的有九龍城、土瓜灣淪陷，露營

地淪陷，海灘淪陷。在可見的將來，當不斷有地區淪陷，困擾著人們。

    這些淪陷，來得迅速，有時亦會去得迅速，就像一個一個的巨浪。而這些浪濤，使人歡喜

使人愁，歡喜的有商舖，生意突然飆昇，地產隨之價漲；愁苦的有當地居民，除破壞當地寧靜

環境外，交通擠塞，購物及出外用餐亦受影響，價格亦隨之飆昇。由於人潮過多，對整潔也有

影響。

    古語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如此多人來港，本是一件好事，不管在經濟上，人情

上，建設上，皆有利益。無奈來得突然，來得大規模，無法負荷，使本來值得高興之事，變成

苦事。這反映了執政者的應變能力不足，事前規劃能力不足，弄至怨聲載道，實在可惜。

    這些淪陷，啟示了以下多點：

    1．由於科技進步，加上大型建設落成，如港珠澳大橋、高鐵等。可以預見將來遊客有增

無減，香港與內地接觸更緊密頻繁。因此，任何措施皆需前瞻這些變化，作出適當的部署及應

對，否則只會扶得西來東又倒，或是困擾民生，做成民怨，乃至社會動盪。

    2．適當的措施及建設，去配合大環境，如公厠的加建及衞生改善。上世紀港人往內地旅

行，常垢病當地的惡劣公厠環境，沒想到今天會倒過來。遊客激增，收入亦激增，可是配合措

施不足，亦不願花費去改善，應對，只管予取予攜，更設法「賺盡」，爭取遊客過夜，狂消費

，卻不去改善環境，施設。沒有好客氣氛，酒店消費高昂，看待遊客如「羊牯」，如此倒因果

，如何留得住遊客？如何爭取到高消費？如果認為今天繁榮是幸運之神眷顧，應把握機會賺盡

而不是有朋自遠方來，多加禮待，配合的心態，如何能長久，能具意義？我們一方面覬覦別人

腰包，一方面充滿敵意心態，如此矛盾，能安樂無愧嗎？

    3．旅遊業興旺，遊客增多，收益亦隨之增加。可是，只有少數行業受惠，大多數人無法

分享成果，反之，興旺帶來的困擾，不便，卻要承擔。即有福不能同享，有禍便要同擔。如此

下去，怎不做成民憤？建議多加設施，方便遊客，減低對民眾的影響。另一方面，將收益拿來

改善民生。例如徵收微不足道的旅遊稅，資助各社區的特有文化等。

    4．照顧受害者，如某區淪陷，除了改善減損外，應有所補償，疏導怨憤。

    5．內地遊客到訪，「佔據」營地、海灘等，反映香港存在不少設施及文化遺產等，被身

在其中的本土人士忽略，藉著遊客的行徑，可以讓我們更瞭解自己身處的環境及優劣點。

　

                        

    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

於暗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

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     普賢行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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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介女流  浮浮生

  

 

   6．將遊客分流，是最好最有利的平衡。而分流必須有完善的交通配合及各區發展其不共的

特色，來吸引遊客。

    7．淪陷帶來的不便及困擾，應有適度的忍耐，及心態調節去面對，畢竟為了大局，為了整

體利益，難免有某些程度的犧牲，間接上，亦有利益回報。如何將這些困擾轉化成機遇，同樣

值得去思考。

    8．禮儀之都的美譽，不單是對自身的讚賞，亦是對自己國家及世界，產生深遠貢獻的有效

方法。在因果定律上，必反饋自身，得到重大的利益。

    9．如何在自身的優勢，建設、文化上發揮影響力，正好是賺取遊客之餘，作為一份禮物，

讓遊客帶回家去。將優點擴展，延續，從而改造世界。

    這些淪陷的浪潮，曾經在香港經濟危機中挽救了香港，沒想到竟演變成「淪陷」。但相信

定可轉化成重大的機遇。只要當政者能積極，無私面對，作一專案去處理。

    我極少捐款與一般慈善團體，但對這個佛教團體卻例外，雖然銀根緊絀，只有將久已珍藏

的限量版銀幣拿出來，讓他們義賣，相信得的款項不會少。如此支持他們皆因他們的主事者是

一位比丘尼，一介女流，一介村婦，教育程度不高，只一心嚮往佛教，追隨一位大師出家，平

平實實的過活，發願如觀世音菩薩般，救苦救難，從自己的窮鄉推展至世界，從數位隨從每天

購取一分一毫的手工業去幫助貧困之人，慢慢做到本國的天災必第一時間出現救助，繼而國外

的天災及濟貧亦第一時間出現，這皆源於自幼見到眾生老、病、死、貧窮產生的悲願。這悲願

感動了社會上一些商界精英，聯手出錢出力去協助這位弱質女子，我亦深受感動，樂意去介紹

人參加他們的組織，當義工，及推介他們的工作，勸人捐募等。

    多年來，我忙於世務，鮮有往訪他們，只憑外界的報導及他們出版的刋物，瞭解他們的動

態，只見他們發展急速，認同及受感動的人愈來愈多，義工亦相應增加。俱穿著整齊醒目的制

服，讓人有如沐陽光、希望之感，亦給人一種紀律認真的感覺，沒想到一介女流，竟有如此魄

力，締造一種大將、軍紀的力量。我隨喜其成就，亦自傲於自己的眼光。可是，心中隱隱覺得

不對勁。卻說不上因由。

    隨後，只見很多義工離開，不斷有新的義工加入，最早期及較早期的義工幾乎全部離開，

我曾詢問一些早期義工離開的理由，皆支吾以對，坦言時光若能倒流，定不會加入他們的組織

。亦有人言，每一個組織必有人事更替，不足為怪。

    心中的疑惑，摧促我到處打聽。傳聞這個龐大的佛教組織，出家人寥寥可數；並不注重法

義，他們的活動，演講等俱圍繞世間善行、愛等，極少觸及佛教的無我，慈悲等主張，而他們

的資深義工，更坦言不懂佛法，不談佛法，只懂濟難，實幹；他們供奉碩大的主事比丘尼像，

卻只供奉一尊極細小的佛像，更不尊稱佛，只隱晦地稱為世間覺者。更傳聞他們的賬目混亂，

不清楚，其至操控在少數親朋中，猶如家族營運。還有傳言牽涉入軍火買賣中。一時間，傳言

不絕，皆是不好，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

    我呆在家裏，獨個兒躲在黑暗中，不想出外，不想見任何人，沒想到被一介村婦弄至耿耿

於懷，久久不能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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